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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展
鵬
首
次
拍
喜
劇
︽
衝
呀
！
瘦
薪
兵
團
︾
反
應
甚

佳
，
憑
去
年
的
︽
真
相
︾
躍
上
一
線
小
生
，
陳
展
鵬
吸

金
機
會
大
大
增
加
，
是
否
已
經
達
到
他
的
心
願
買
一
層

九
百
呎
的
樓
跟
父
母
住
？
陳
展
鵬
繼
陳
豪
之
後
，
被
譽

為
筍
盤
二
號
，
是
新
一
代
女
粉
絲
殺
手
王
。
何
以
會
三

年
沒
拍
拖
？
如
果
拍
拖
，
他
會
像
劉
浩
龍
般
勇
字
當
頭
大
聲

承
認
？
他
跟
李
詩
韻
緋
聞
可
有
發
展
機
會
？

陳
展
鵬
這
陣
子
除
忙
於
拍
劇
外
，T

V
B

還
派
他
四
出
到
外

地
去
做
宣
傳
，
他
私
底
下
跟
我
說
：
﹁
拍
劇
也
要
講
賣
埠
市

場
，
公
司
派
我
去
馬
來
西
亞
、
新
加
坡
等
地
方
，
讓
當
地
觀

眾
更
加
認
識
我
，
對
於
我
將
來
拍
內
地
劇
很
有
幫
助
，
製
片

人
會
優
先
考
慮
有
賣
埠
能
力
的
演
員
。
﹂

︽
真
相
︾
之
後
，T

V
B

連
開
多
劇
給
陳
展
鵬
擔
演
，
令
他

有
點
適
應
不
過
來
，
﹁
去
年
很
沒
信
心
，
壓
力
很
大
，
幸
而

很
多
人
替
我
開
竅
，
拍
︽
瘦
薪
兵
團
︾
阮
兆
祥
和
田
蕊
妮
都

是
搞
笑
能
手
，
他
們
有
不
少
提
議
會
令
整
個
劇
更
好
笑
更
好

看
，
我
在
他
們
身
上
學
到
不
少
東
西
，
初
時
沒
信
心
演
喜

劇
，
現
在
喜
歡
演
喜
劇
。
﹂

劇
中
他
與
田
蕊
妮
演
夫
婦
，
現
實
中
他
和
李
詩
韻
傳
緋

聞
，
他
說
：
﹁
很
奇
怪
，
劇
集
都
已
拍
定
才
傳
緋
聞
，
我
沒

跟
李
詩
韻
傾
過
這
件
事
，
遲
些
見
到
她
，
會
跟
她
提
一
下
。
﹂

陳
展
鵬
跟
女
朋
友
分
手
後
，
已
三
年
沒
拍
拖
：
﹁
一
直
沒

遇
上
，
那
也
好
，
我
可
以
專
心
工
作
。
﹂

他
說
：
﹁
我
十
六
、
十
七
歲
時
，
放
很
多
時
間
在
運
動

上
，
常
常
一
大
班
男
生
去
打
波
，
及
至
十
九
歲
才
開
始
初

戀
，
在
處
理
男
女
感
情
方
面
，
不
是
太
懂
，
加
上
我
慢
熱
，

工
作
又
忙
，
很
難
結
識
到
女
朋
友
。
﹂

陳
展
鵬
坦
言
：
﹁
做
藝
人
很
自
私
的
，
不
太
適
合
拍
拖
，
因
為
工
作
時

間
不
穩
定
，
有
時
忙
得
連
睡
覺
也
沒
時
間
，
又
哪
有
時
間
去
見
女
朋
友
，

令
女
朋
友
沒
安
全
感
，
如
果
拍
拖
，
恐
怕
精
神
負
擔
會
太
大
。
﹂

如
果
真
的
拍
拖
，
他
要
視
乎
對
方
的
想
法
才
考
慮
是
否
公
開
：
﹁
公
開

前
要
先
好
好
溝
通
，
若
果
對
方
不
想
公
開
，
便
不
公
開
，
要
是
她
想
公
開

便
公
開
。
﹂

陳
展
鵬
一
直
想
置
業
安
居
，
去
年
開
始
收
入
三
級
跳
，
距
離
他
買
理
想

中
的
單
位
還
差
幾
步
呢
？

陳
展
鵬
盤
算
一
下
說
：
﹁
三
、
四
步
吧
。
﹂
即
是
，
快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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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晨
　
風

陳展鵬為事業三年不拍拖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徜
徉
在
雲
松
書
舍
的
亭
台
樓
閣
和
園
林
中
，
俗

慮
繁
囂
盡
滌
。

怔
忡
之
中
，
我
坐
在
水
池
畔
一
塊
石
頭
上
，
仰

睇
﹁
松
風
明
月
樓
﹂，
清
風
徐
徐
拂
來
，
耳
鼓
恍
惚

漲
滿

天
籟
的
音
韻
，
我
不
禁
想
起
日
本
小
說
家

德
富
蘆
花
的
一
篇
散
文
︽
空
山
流
水
︾
中
提
到
的
﹁
松

風
﹂
：

坐
在
石
頭
上
用
心
傾
聽
，
有
一
種
聲
音
：
松
風
。
這

無
人
彈
奏
的
鳴
琴
般
的
聲
音
，
拿
什
麼
比
喻
它
好
呢
？

身
子
坐
在
石
頭
上
，
心
兒
卻
追
思

流
水
的
行
止
。
遠

了—

，
遠
了—

啊
，
依
然
隱
約
可
聞
。

好
一
個
﹁
空
山
流
水
﹂
與
﹁
松
風
﹂
！

金
庸
兩
年
前
在
家
鄉
嘉
興
捐
建
的
金
庸
圖
書
館
落
成

後
，
便
在
西
湖
畔
興
建
雲
松
書
舍
，
以
供
他
將
來
藏

書
、
寫
作
和
與
文
友
交
往
雅
集
之
用
。

我
們
在
三
樓
的
主
人
房
、
客
房
，
發
現
都
鋪
上
厚
茸

茸
的
地
氈
和
設
有
冷
暖
空
調
，
裝
修
得
美
輪
美
奐
。

從
主
人
房
的
騎
樓
俯
瞰
，
西
子
湖
的
粼
粼
波
光
盡
收

眼
底
，
儼
然
是
人
間
勝
地
。

兩
年
後
雲
松
書
舍
落
成
，
金
庸
又
改
變
初
衷
，
慨
然

捐
出
斥
資
興
建
的
書
舍
，
照
他
的
話
說
是
書
舍
建
得
太

美
滿
了
，
不
應
由
他
一
人
獨
享
，
應
公
諸
同
好
。
此
舉

大
有
俠
與
義
的
氣
度
。

可
惜
杭
州
市
政
府
置
金
庸
一
片
殷
殷
誠
意
於
不
顧
，

沒
有
把
這
個
嶄
新
的
文
化
景
點
，
加
以
保
護
和
珍
惜
，

反
而
給
糟
蹋
了
。

試
想
一
想
，
這
個
充
滿
文
化
底
蘊
的
景
點
，
原
應
是

騷
人
墨
客
出
入
之
所
，
甚
至
成
為
外
來
遊
客
和
金
庸
迷

流
連
瀏
覽
的
地
方
，
竟
然
變
身
成
為
富
豪
飯
堂
，
出
入

盡
是
滿
口
生
意
經
的
新
發
財
之
輩
，
恁
地
大
煞
風
景
！

當
官
的
一
心
想
藉
金
庸
的
名
氣
創
富
發
財
，
對
查
大
俠
當
年
義

捐
﹁
書
舍
﹂
的
初
衷
，
大
相
違
背
，
令
人
齒
冷
。

反
而
之
前
金
庸
在
浙
江
嘉
興
斥
資
三
百
萬
捐
贈
的
金
庸
圖
書

館
，
成
為
嘉
興
學
院
一
大
文
化
亮
點
。

嘉
興
是
金
庸
少
年
求
學
之
地
，
一
九
九
二
年
金
庸
夫
婦
訪
嘉

興
，
曾
躬
親
晉
見
他
在
嘉
興
讀
書
的
中
學
老
師
章
克
標
，
留
下
一

段
師
生
情
的
佳
話
。

也
是
在
這
次
造
訪
，
金
庸
決
定
捐
建
金
庸
圖
書
館
的
。
一
九
九

四
年
，
金
庸
圖
書
館
落
成
。

至
於
之
後
海
寧
的
金
庸
書
院
，
佔
地
十
五
畝
，
比
起
雲
松
書
舍

要
大
得
多
，
是
由
海
寧
政
府
斥
資
興
建
的
。

金
庸
書
院
佔
地
面
積
四
千
三
百
八
十
五
平
方
米
，
其
中
建
築
面

積
一
千
九
百
平
方
米
，
園
林
綠
化
面
積
二
千
九
百
平
方
米
。

內
部
格
局
富
江
南
水
鄉
，
別
有
韻
味
和
風
致
。

書
院
主
體
部
分
有
講
學
、
展
示
、
藏
書
三
大
功
能
，
由
大
堂
、

水
閣
、
偏
廳
、
水
榭
、
爬
山
廊
等
組
成
。

整
個
書
院
按
清
式
風
格
建
造
，
建
築
群
層
層

進
，
體
現
了

﹁
禮
樂
相
成
﹂
的
思
想
。

海
寧
是
金
庸
的
故
鄉
，
金
庸
武
俠
小
說
之
處
女
作
︽
書
劍
恩
仇

錄
︾
中
，
提
到
的
乾
隆
身
世
之
謎
就
在
海
寧
的
鹽
官
，
他
以
細
膩

的
筆
法
刻
劃
了
陳
家
洛
離
家
十
年
後
重
返
海
寧
的
情
境
，
字
裡
行

間
充
滿
了
對
故
園
的
心
焉
神
馳
。
此
外
，
以
他
的
壓
軸
卷
︽
鹿
鼎

記
︾
改
編
的
電
影
，
又
曾
在
鹽
官
拍
攝
，
這
是
海
寧
市
政
府
選
擇

在
鹽
官
古
城
東
南
面
建
起
金
庸
書
院
的
因
緣
。

金
庸
書
院
於
二
○
○
八
年
興
建
，
二
年
後
落
成
。

由
於
海
寧
市
政
府
的
重
視
，
金
庸
書
院
已
成
了
海
寧
市
廣
受
歡

迎
的
文
化
景
點
。

︵
三
之
三
︶

金庸的書舍、圖書館、書院
彥　火

琴台
客聚

拙
作
︽
吳
康
民
論
時
政
︾
由
北

京
中
央
編
譯
出
版
社
出
版
。
編
譯

局
副
局
長
俞
可
平
要
我
去
北
京
舉

行
新
書
發
布
會
，
並
在
記
者
會
前

對
談
時
事
。
北
京
的
人
民
網
︵
屬

︽
人
民
日
報
︾︶、
大
佳
網
︵
屬
︽
中
國
出

版
集
團
︾︶
都
要
我
接
受
訪
問
。
此
外
還

有
一
場
討
論
﹁
十
八
大
﹂
的
座
談
會
，

︽
新
京
報
︾
的
訪
問
。
留
京
四
天
，
五
場

訪
問
，
另
有
八
場
飯
局
，
對
一
位
八
旬

老
人
來
說
，
真
是
累
透
了
。

每
一
場
訪
問
，
事
前
都
要
有
半
小
時

左
右
的
準
備
，
加
上
北
京
的
堵
車
，
往

來
便
要
三
四
小
時
，
飯
局
也
是
如
此
。

北
京
是
﹁
首
堵
﹂，
每
天
得
浪
費
多
少
生

產
力
呀
。

飯
局
倒
不
是
為
這
本
新
書
舉
行
的
。

編
譯
出
版
社
只
宴
請
一
次
，
其
餘
七

場
，
都
是
我
約
定
老
朋
友
的
聚
會
。
在

北
京
參
加
全
國
人
大
活
動
三
十
三
年
，

在
特
區
成
立
前
參
加
籌
備
委
員
會
及
之

前
的
預
備
委
員
會
七
八
年
，
參
加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香
港
基
本
法
委
員
會
十
年
，
在
北
京
結
識
了
許
多
朋

友
。
不
少
已
成
老
朋
友
。
但
高
層
的
，
即
已
成
新
舊

的
國
家
領
導
人
，
我
都
不
敢
去
打
擾
。
我
無
慾
無

求
，
也
不
敢
為
此
去
打
聽
中
央
的
政
治
訊
息
。
所
以

歸
來
有
友
儕
詢
問
﹁
京
情
﹂，
我
都
無
詞
可
答
。
留

京
四
天
，
都
是
來
回
會
場
與
飯
店
之
間
，
連
街
頭
都

沒
有
流
連
過
。
只
是
有
一
次
兩
個
聚
會
之
間
有
一
個

空
檔
，
剛
好
路
過
附
近
的
﹁
三
聯
韜
奮
書
店
﹂，
進

去
參
觀
一
下
，
並
購
買
了
幾
本
書
。
見
到
我
在
香
港

新
民
主
出
版
社
新
出
版
的
︽
人
生
感
悟
錄
︾
和
這
本

︽
吳
康
民
論
時
政
︾
都
在
書
架
上
，
但
卻
未
見
由
本

港
三
聯
書
店
出
版
的
︽
口
述
歷
史
︾
一
書
。
是
此
書

未
見
進
京
抑
或
已
賣
完
，
不
得
而
知
。

接
到
湖
北
出
版
的
、
全
國
暢
銷
的
︽
文
摘
︾
雜
誌

﹁
特
別
關
注
﹂
來
電
，
說
已
轉
載
一
篇
︽
論
時
政
︾

中
的
文
章
，
問
及
稿
費
往
哪
裡
寄
。
據
說
︽
特
別
關

注
︾
雜
誌
與
︽
讀
者
︾
一
樣
，
都
是
全
國
最
暢
銷
的

雜
誌
之
一
。
可
見
這
類
隨
筆
類
的
文
摘
，
極
受
讀
者

歡
迎
，
一
如
美
國
的
︽
讀
者
文
摘
︾。
香
港
為
何
沒

有
人
來
編
輯
出
版
這
一
類
雜
誌
，
並
可
一
如
︽
特
別

關
注
︾
一
樣
，
出
版
小
型
本
的
﹁
口
袋
版
﹂，
便
於

在
地
鐵
上
閱
讀
。

北京新書發布會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老
友
導
演
鄭
保
瑞
的
新
作
出
爐
，
片
中

借
車
手
間
的
較
勁
談
及
人
生
哲
理
，
其
中

一
句
對
白
的
大
意
如
下
：
別
老
是
跟

別

人
的
車
尾
燈
走
，
走
自
己
要
走
的
路
。

不
論
是
人
生
的
哪
一
個
方
面
，
我
們
也

難
免
會
有
﹁
跟

別
人
的
車
尾
燈
走
﹂
的
時

候
：
年
幼
時
，
我
們
有
誰
不
是
跟

父
母
、
師

長
及
身
邊
朋
友
的
行
為
舉
止
，
學
習
生
活
的
對

與
否
？
踏
入
社
會
做
事
或
開
展
任
何
一
份
新
工

作
時
，
有
誰
能
不
先
跟

前
人
所
留
下
來
的
工

序
及
經
驗
摸
索
，
令
工
作
較
易
上
手
？
其
實
就

連
戀
愛
，
我
們
不
是
也
要
先
迎
合
對
方
的
喜
好

品
味
，
然
後
才
慢
慢
從
融
合
的
過
程
中
，
找
到

一
個
能
夠
保
存
自
己
一
定
的
位
置
嗎
？

正
如
釋
迦
牟
尼
在
︽
金
剛
經
︾
中
所
說
：

﹁
知
我
說
法
。
如
筏
喻
者
。
法
尚
應
舍
。
何
況
非

法
。
﹂
其
意
其
實
也
跟
以
上
的
道
理
相
似
，
因

為
佛
法
也
不
過
是
一
隻
帶
人
渡
河
的
木
筏
，
你
既
然
已
乘

它
到
達
了
彼
岸
，
為
何
還
要
苦
苦
地
將
之
繫
於
身
上
，

而
不
灑
脫
地
將
之
放
下
？

不
過
，
應
注
意
的
是
，
我
其
實
絕
不
否
定
這
個
﹁
跟

別
人
的
車
尾
燈
走
﹂
的
過
程
，
甚
至
認
為
它
是
每
個
人
做

每
件
事
時
的
必
經
階
段
，
偏
偏
時
下
不
少
的
人
往
往
因
為

生
活
節
奏
急
速
，
在
甚
麼
也
不
懂
之
時
，
就
強
調
要
超
越

前
人
，
要
走
自
己
的
路
，
我
固
然
欣
賞
這
份
志
氣
，
不

過
，
我
更
認
為
先
吸
收
別
人
的
經
驗
能
讓
我
們
犯
少
些

錯
，
走
少
些
冤
枉
路
，
但
重
點
是
要
活
學
活
用
，
而
非
因

此
而
墨
守
成
規
。

不
少
學
佛
之
人
，
也
會
被
六
祖
慧
能
的
頓
悟
過
程
深
深

吸
引
，
並
因
其
﹁
本
來
無
一
物
，
何
處
惹
塵
埃
﹂
之
說
而

看
輕
神
秀
的
﹁
時
時
勤
拂
拭
，
勿
使
惹
塵
埃
﹂，
其
實
後
者

正
是
我
們
身
處
學
習
階
段
時
應
抱
的
良
好
態
度
。
若
只
羨

慕
六
祖
的
頓
悟
反
而
容
易
令
人
欲
速
不
達
，
說
不
定
他
早

已
經
歷
幾
世
的
﹁
跟

別
人
的
車
尾
燈
走
﹂
的
努
力
修

行
，
才
有
後
來
頓
悟
的
成
就
呢
！

追逐車尾燈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古
人
曾
對
人
之
初
的

性
，
是
本
善
還
是
本
惡
有

過
辯
論
，
似
乎
都
有
道

理
。
不
過
，
從
當
今
世
界

潮
流
的
發
展
來
看
，
人
之

初
，
性
本
貪
才
是
硬
道
理
。

看
看
台
灣
，
一
向
主
張
廉
潔

的
馬
政
府
，
卻
出
了
一
個
貪
官

的
林
益
世
，
能
不
令
人
感
嘆
。

貪
在
字
典
上
的
第
一
義
，
是

愛
財
。
愛
財
本
身
無
分
好
壞
，

只
要
這
個
財
是
應
份
得
來
的
，

隨
便
怎
麼
愛
都
可
以
。
不
是
有

個
研
究
說
，
人
在
數
錢
的
時

候
，
可
以
舒
緩
壓
力
嗎
？
可
見

愛
財
本
身
，
是
可
以
解
決
壓
力

的
問
題
。

貪
的
第
二
義
就
是
受
賄
貪
污
。
這
個

貪
，
卻
是
要
眛

良
心
來
辦
事
了
。
台
灣

從
扁
政
府
就
一
直
存
在

貪
污
的
問
題
，

想
不
到
馬
政
府
時
代
還
是
脫
離
不
了
。
而

在
香
港
，
曾
特
首
的
貪
小
便
宜
導
致
的
官

商
勾
結
疑
雲
，
卻
也
陰
霾
重
重
。

貪
的
第
三
義
是
求
無
滿
足
。
怪
不
得
古

人
常
常
要
我
們
做
人
知
足
常
樂
了
。
求
無

滿
足
，
到
了
有
權
有
勢
時
，
就
會
受
賄

了
。貪

祿
是
貪
戀
祿
位
。
王
維
的
︽
送
友
人

歸
山
歌
︾
說
：
﹁
愧
不
才
兮
訪
賢
，
嫌
既

老
兮
貪
祿
﹂。
看
看
台
港
那
些
無
所
作
為
的

高
官
副
局
長
，
想
來
也
是
貪
祿
吧
。

貪
禍
就
是
取
禍
的
意
思
，
這
個
禍
，
如

果
因
貪
而
起
，
受
到
禍
害
的
不
單
是
自

己
，
還
禍
及
家
人
，
甚
至
禍
及
政
府
，
像

林
益
世
之
於
馬
政
府
，
這
個
禍
害
就
夠
大

的
了
。

再
說
到
這
些
年
來
的
金
融
風
暴
，
不
都

是
起
因
於
貪
嗎
？
而
貪
的
理
由
，
最
堂
皇

的
就
是
上
市
公
司
為
了
股
東
福
利
，
不
得

不
什
麼
都
漲
價
了
。

所
以
，
不
要
去
辯
論
性
本
惡
還
是
性
本

善
了
，
去
想
辦
法
消
除
人
之
初
性
本
貪
的

貪
吧
。 貪

興　國

隨想
國

最
近
一
直
在
看
關
於
日
本
的
團
地
系
作

品
，
由
電
影
、
動
漫
到
小
說
等
不
一
而

足
。
所
謂
團
地
，
在
此
不
再
詳
介
，
簡
言

之
即
類
似
香
港
的
公
共
屋

及
居
屋
等
集

體
任
宅
區
。
於
小
說
的
範
疇
上
，
日
本
論

者
大
多
會
標
舉
桐
野
夏
生
的
︽
Ｏ
Ｕ
Ｔ—

主

婦
殺
人
事
件
︾
為
團
地
小
說
的
代
表
作
。
事
實

上
，
我
也
曾
在
日
本
網
路
上
，
看
到
有
人
撰
文

論
及
﹁
團
地
萌
﹂︵
團
地
控
︶
的
香
港
電
影
，
作

者
甚
至
以
︽
Ｏ
Ｕ
Ｔ—

主
婦
殺
人
事
件
︾
中

一
群
﹁
團
地
妻
﹂
殺
人
分
屍
的
驚
慄
作
，
與
李

公
樂
︽
師
奶
唔
易
做
︾︵
０
６
︶
的
﹁
屋

師
奶
﹂

群
起
學
肚
皮
舞
自
娛
對
照
，
從
而
帶
出
兩
地
對

團
地
印
象
的
巨
大
差
異
來
。

桐
野
夏
生
的
︽
Ｏ
Ｕ
Ｔ—

主
婦
殺
人
事
件
︾

是
一
本
不
折
不
扣
的
精
彩
社
會
派
小
說
，
推
理

不
過
屬
幌
子
，
而
且
書
中
明
顯
並
非
以
推
理
元

素
為
關
懷
要
點
。
反
過
來
說
，
其
中
對
四
周
環
境
的
逼
真
實

錄
式
風
景
捕
捉
，
以
及
對
家
座
主
婦
的
失
落
寂
寞
可
謂
刻
劃

得
細
緻
入
微
，
因
而
才
得
以
廣
受
肯
定
讚
許
。
正
如
文
化
評

論
家
福

亮
大
在
︽
由
︿
Ｏ
Ｕ
Ｔ
﹀
至
︿
Ｉ
Ｎ
﹀︾
中
，
正
面

指
出
一
眾
在
團
地
生
活
的
家
庭
主
婦
，
在
承
受
丈
夫
暴
力
、

對
長
輩
的
經
年
看
護
乃
至
於
貧
困
處
境
逼
迫
下
，
終
於
令
一

般
人
以
為
平
凡
不
過
的
普
通
正
常
階
層
人
物
，
把
內
心
積
聚

的
巨
大
不
安
爆
發
出
來
，
借
此
作
為
隱
喻
，
從
而
揭
示
日
本

家
庭
體
制
由
內
部
徹
底
崩
壞
的
世
相
。

我
認
為
桐
野
夏
生
對
團
地
地
景
的
漠
然
風
景
了
解
透

徹
，
也
由
此
把
小
說
中
的
犯
罪
寒
意
更
充
分
釋
放
出
來
。

小
說
以
武
藏
村
山
至
小
平
一
帶
的
團
地
為
背
景
，
而
當
中

團
地
風
景
每
次
的
出
現
，
似
乎
均
不
對
當
中
人
物
的
脾

胃
。
以
其
中
一
名
貌
醜
而
不
斷
以
借
貸
消
費
方
式
度
日
的

主
婦
邦
子
為
例
，
她
完
成
通
宵
夜
班
的
工
作
後
，
一
回
來

所
屬
社
區
的
停
車
場
，
便
不
期
然
要
大
力
關
門
，
一
來
以

顯
示
自
己
以
貸
款
買
回
來
的
愛
車
勝
人
一
籌
，
同
時
也
想

吵
醒
他
人
以
發
洩
心
中
怨
憤
。
在
桐
野
夏
生
筆
下
，
團
地

環
境
正
是
傅
柯
﹁
全
景
敞
視
主
義
﹂
的
監
獄
場
域
，
每
個

人
的
一
舉
一
動
均
受
到
不
知
名
的
第
三
者
所
監
視
。
在

︽
Ｏ
Ｕ
Ｔ—

主
婦
殺
人
事
件
︾
之
中
，
所
有
的
守
望
相
助

從
來
不
會
發
生
於
左
鄰
右
舍
上
，
反
而
職
場
上
的
伙
伴
還

可
以
有
信
任
友
誼
存
在—

雖
然
到
最
後
也
因
為
利
益
及

生
死
關
係
而
徹
底
崩
潰
。
以
上
的
團
地
觀
，
當
然
來
得
殘

酷
嚇
人
，
但
也
是
一
種
從
反
面
出
發
提
醒
我
們
團
地
形
象

多
變
的
處
理
手
法
之
一
。

團地小說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某日一位十幾年沒見的朋友約我見面。我問她
去誰那兒，她有點兒不好意思地說：「還是你來
我家吧，我家有一隻小狗，不能離開人超過四個
小時。」
我心想，只聽說小孩子兒絆大人的腿，原來狗

狗也絆人腿呀！這麼拴人，幹嘛非得伺候個狗自
找麻煩呢！
於是乘地鐵去了位於京郊的她家。朋友開輛

SUV來接，她家在一個掩映於森林中的高檔小區
裡。汽車停在一棟兩層的獨棟別墅門前。剛下汽
車打開家門，一隻黑白花色相間、虎頭虎腦的中
型巴狗就躥了出來，親熱地撲向主人，也大聲吠
上下嗅 我跟另一位來訪者。偏同來的那位怕

一切帶毛的動物，於是一個勁兒尖叫 躲避。朋
友呼喚 狗說：「鮑比，這都是我的朋友，不許
叫！」又笑 對我們說：「鮑比熟悉一下你們的
氣味，一會兒就好了!」
果然，接下來的整個晚上，這隻名叫「鮑比」

的狗除了偶爾朝 落地窗外馳過的的汽車叫幾聲
之外，都是溫順地伏在客廳的沙發邊。有時探起
身去扒拉茶几上的瓜子盤，主人就順手給它磕幾
粒瓜子吃。朋友告訴我們：「鮑比特別愛吃瓜
子」，主人唱歌的時候，鮑比就跳上沙發依偎在主
人身邊，轉動 大眼睛注意地聽 。我們吃飯之
前，朋友先要把鮑比的飯打理好，是高級狗食。
朋友說：「鮑比吃的比人貴。」
在朋友家呆了一晚上，我明白了鮑比的重要

性。朋友的老公做生意忙一周才回家一次，在外
企上班的女兒偶爾來也是很晚才能到家。平時這
棟300多平米的兩層別墅裡只有朋友一個人。假如
沒有鮑比，朋友該是多麼寂寞呀！無數漫長的白
天與黑夜，都只有鮑比在陪伴 女主人。

城市越來越大，人卻越來越寂寞，狗們就扮演
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住大房子的寂寞，住小房
子的也寂寞。因為大家為謀生與名利忙得身心疲
憊，花時間陪伴他人就成了討厭的義務。在北
京，任何一個成熟的小區裡都不可能沒有狗狗們
的身影。在熱鬧的大家庭裡，狗是重要成員；獨
居或是空巢的家庭，狗更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小
區裡一對夫妻早就形同陌路無話可說，可在天天
溜狗這一點上還是配合默契。每天一定的時間，
他們一人帶領一隻狗出門散步，人省得打架狗也
省得打架。
每天上午十點與下午四點，都是小區約定俗成

的溜狗時間。這時候樓下的狗吠聲就響成一片，
夾雜 人呵斥狗、人互相寒暄的聲音。狗們互相
較 勁兒，誰都不服誰，不打不成交。狗狗各有
特點：有的嬌小玲瓏，有的憨態可掬，有的美容
得雍容華貴，有的總是穿 時尚。狗的個性不
同，可是都有點兒隨主人性情。有的狗無論見誰
都輕狂地吠而不已，有的卻總是那麼溫文爾雅彬
彬有禮。看看狗的表現，基本就知道了主人的修
養。
專家說，養狗能帶來健康。其一，狗讓你不再

孤獨，有了心靈的藉慰；其二，狗讓你不能久
坐，每天有了散步的習慣。一位養狗的朋友說，
她本來愛睡懶覺，可養了狗之後再也睡不成。狗
早早就把她叫起來跑出門去，因為狗要出門兒排
泄與撒歡。有了狗，人就有了很多事兒可幹，也
就得不得不精神起來。用養狗來治療憂鬱症，也
是個不錯的法子。
狗的陪伴有時比人更好。人與人相伴總是會生

出些煩惱，就是最親密的朋友，也未必能耐心地
把時間完全交給對方；狗呢，卻可以全身心地依

賴你。它不管你窮是富是局長是農民，總能讓人
感到無上的權威。狗的忠誠發自內心，就是它的
搖尾乞憐都是那麼純真。在這個世界上，能被一
個生靈以赤子之心依賴 ，人也就不白活一場
了。
記得有一年北京自學高考的語文作文題目是

《我最好的朋友》，有位考生就寫了一隻狗，因為
寫得動人還被當成範文登上了報紙。可這文章受
到很多人的非議。有人說：「怎麼把社會寫得如
此冷酷，狗倒比人還有情有義了？」不幸很多時
候事實的確如此。把古今中外狗對人的忠誠故事
匯集一下，這本「人狗情」完全可以流芳百世。
狗與人一樣，若想生存得好就得為人需要，僅

為自己的需要活 就是奢侈。有時看美容得怪模
怪樣，穿 漂亮小衣裳的狗狗們，我卻在想，衣
食無憂固然可喜，然而自由自在奔跑在非洲草原
森林中野生動物，卻才是動物世界中真正的貴
族，雖然牠們的生命朝不保夕。狗進入了人的世
界，雖被當成忠誠的朋友，卻是永遠的臣服者，
這對狗不公平，可是別無選擇。
狗性既然如此，一些善於靠依附強勢而生存的

人，就經常被他人稱為「狗」。革命年代，「走狗」
是一句極難聽的罵人話。當了「走狗」的，無論
出於多麼無奈，下場都不太好。即使是道德淪陷
的當代，被人稱為誰誰的「狗」，依然是很丟面子
的。有了「狗性」的人，一般都沒有真正的朋
友。因為強迫自己臣服於他人，還要裝出忠誠的
笑臉，既違反人性也違反真實的狗性。擁有赤子
般對強勢的忠誠，除了情商得天獨厚的狗之外，
可能只有不幸「被洗腦」者。人對狗的這種複雜
感情，充分顯示了人與狗關係的本質：任何互相
依賴的朋友，都絕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
時代不同，狗性也在變化。插隊的時候，農村

裡只有柴禾狗，身量一般不高大，以土黃色的居
多。土狗的任務就是看家護院，那時農家全部家
當不過是一圈豬幾隻雞幾隻羊一隻貓等，躺櫃裡

連五塊錢都翻不出來。狗的任務不重，也遠沒有
現在那麼尊貴，剩玉米餅、白薯頭、豬食、甚至
小孩屎都吃得津津有味。土狗有空閒到處溜躂，
見人也不太咬，有時一塊饅頭就收買了。現在鄉
村的狗尤其是城郊農家院的狗，再也不是無足輕
重的角色。一次去個農家辦事，院門口幾條大狗
帶 鐵鏈一跳半人多高，衝 我兇狠地狂吠，主
人趕緊猛喝才停住。主人說：「這狗晚上才敢放
開鏈子。」我說：「這狗可比一道防盜門還厲害
呢！」那村因為宅基地、村辦經濟等等尖銳的利
益衝突，村民關係相當緊張。有的農家還住低矮
破舊的泥屋，村幹部們卻都住高屋大院了。
鄉村傳統的柴禾黃狗已經快被淘汰了，牠們當

寵物不夠可愛，當「保安」又不夠強壯。小區裡
有一隻流浪狗，就是因為有柴禾狗血統而被主人
拋棄了。主人農轉非住進了樓房，需要華麗嬌小
的巴狗了。小黃狗整天在小區裡東跑西跑找吃
的，寒冬臘月的時節，不知哪位好心人給牠瘦骨
嶙峋的小脊樑上披了張小氈毯。再後來小黃狗就
失蹤了。那些失寵的流浪狗真可憐，人的一念之
差，就讓它從集千萬寵愛於一身的「朋友」，淪為
朝不保夕的乞丐。
我愛狗的憨態與忠誠，卻從不打算養狗，就因

為不能承諾善始善終。害怕失去，不如從不擁
有。

人狗情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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